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偷情的代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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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女白領何艷的生活一向平淡無奇，波瀾不驚，丈夫忙於經商，事業有成，女兒劉薇繼承了何艷漂亮的容顏，大學畢業剛剛參加工作。



事情從吳亮進入何艷生活後發生了轉折。



吳亮和劉薇也是同鄉，從大學開始戀愛，畢業後一起回到家鄉工作。



吳亮第一次去劉薇家，何艷很熱情的招待了吳亮，小伙子英俊瀟灑又幽默風趣，何艷頓時對他心生好感。



而何艷成熟的魅力和優雅的氣質更是深深吸引了吳亮。



何艷和吳亮通過劉薇也漸漸熟絡起來，後來，就熟絡到床上去了……21歲的小伙子，和女朋友44歲的漂亮母親。



那天是何艷44歲生日，丈夫和女兒雙雙出差，吳亮很慇勤的表示要陪岳母大人過生日。



下班之後，吳亮陪何艷去了西餐廳吃燭光晚餐，兩人喝光了一瓶紅酒。



吳亮的妙趣橫生讓何艷很是開心。



天色已晚，送何艷回家後，她客氣的邀請吳亮回家一坐，吳亮沒有拒絕。



進門之後，吳亮突然抱住了何艷，吻住她的紅唇——44歲的何艷平時保養的不錯，外貌上看起來，也就30來歲的少婦模樣。



黑色的真絲連衣裙搭配黑色的褲襪和黑色高跟鞋，胸前耳環白金首飾的映襯，讓何艷顯得高貴典雅。



也許是酒精的作用，何艷整個人都蒙掉了，她呆呆的任憑吳亮愛撫著，神色迷離的被推入臥室，乖乖的躺在床上，被掀起裙子褪下褲襪和內褲。



當吳亮進入何艷身體的時候，她突然清醒過來，拚命的反抗，無奈吳亮的力氣大，慢慢的，何艷的慾望竟然被挑逗起來——忙於事業的丈夫，已經很久沒碰她了。



反抗變成了半推半就，然後，何艷淪陷了……那一夜，在神情迷離中，吳亮兩次進入何艷的身體，她興奮的呻吟著，享受著久違的高潮……



何艷醒來的時候，吳亮尚在夢中，想起昨夜的荒唐讓她羞愧難當，她穿上自己的睡衣，顫抖的手抓起昨晚脫下的黑色褲襪，離開房間去了衛生間，何艷胡亂的把黑色褲襪纏繞在淋浴噴頭的固定卡座上，又繫了一個繩套。



她的髮型有些凌亂，扶著牆踩在浴缸邊緣反身倚住，顧不上那麼多了，何艷扯著繩套套在自己的脖子上，雙腳滑下浴缸，褲襪繩套勒緊了她的脖子，她的臉上露出痛苦扭曲的神情，兩條玉腿上下踢蹬掙扎著。



何艷張著嘴，舌頭露在外面，兩手試圖撥弄勒住脖子的繩套，但繩套的位置紋絲不動。



何艷心裡很後悔昨晚的舉動，自己為什麼就鬼迷心竅，和女兒的男友上了床，這如果傳揚出去，不僅自己，連女兒都會沒臉見人。



自己現在上了吊，只要吳亮不說，就沒人知道。



何艷的臉漲紅了，有點微燙的感覺，被吊的脖子已經有些麻木，胸部悶悶的，兩隻腳掙扎著，腳跟不斷踢碰著浴缸內壁，兩腿之間似乎有點癢癢的感覺，像昨夜前戲時候那樣，濕漉漉的，讓何艷更加羞愧……



就在何艷的意識模模糊糊的時候，起床後發現何艷消失後意識到有些不對勁的吳亮，找到了她然後把她抱下來。



何艷邊咳嗽邊哭，吳亮抱著掙扎中的何艷，不停的親吻，不停的愛撫，讓何艷根本無力反抗，何艷的羞恥心讓她努力抗拒著，可是，越來越強烈的快感讓何艷的防線崩潰了……



從此一發不可收拾，漂亮的少婦一次次與吳亮在家中，在車裡，在酒店偷情……



一年以後，吳亮與何艷的女兒劉薇結婚。



婚後岳母何艷對女婿吳亮過於關心讓劉薇有些怪怪的感覺，但是她也沒多想。



直到有一天回娘家，她無意中瞥見母親在廚房裡竟然快速的吻了一下吳亮的面頰，才意識到隱隱有些不對勁。



這兩年母親似乎煥發了青春，而吳亮加班加的比較勤，聯想到母親對吳亮無微不至的關心，劉薇不敢再想下去……



因為工作計劃有變，原本週六下午到家的劉薇，上午便回來了。



進門後的劉薇就感覺有些不對勁，母親過生日時自己送給她的包和她的外套放在沙發上，臥室的門緊閉著，裡傳來母親和吳亮打情罵俏的聲音，聽起來兩個人的前戲很投入。



這讓劉薇在一瞬間就崩潰了，整個人癱倒在地上，她無法接受這個事實，自己婚姻的第三者，竟然是自己原本本分的母親。



成全他們吧，劉薇無聲的流著淚，掙扎著坐在沙發上，拿著水果刀劃開了自己的手腕，疼。



房間裡，吳亮已經進入母親身體了吧，自己的動作也應該快一點。



劉薇解開了牛仔褲的腰帶，抽出來捧在手裡，又拿著水果刀，踉踉蹌蹌走到門後，倚著門坐下，割腕處的鮮血染紅了白色襯衣的袖口，劉薇已經感覺不到什麼了。



皮質的腰帶繞過門把手，扣進了腰帶扣，讓套子懸掛在自己的臉前，劉薇昂起頭伸進腰帶套裡，皮腰帶勒緊了她的脖子，讓她不由得皺皺眉頭，微微張嘴吐出舌頭。



她挪動自己的身體，平伸雙腿，身體斜倚著門後，感覺到自己嘴唇都有些發麻了，她穿著牛仔褲和白色運動鞋的腿有些不舒服的扭動了幾下。



因為割腕流血的原因，原本有點失去血色的臉微微有點充紅，上吊中的劉薇強忍著勒頸的痛苦，摸索著用割腕的手抓著水果刀，用力劃開了另外的手腕。



噴湧的血柱濺到白色的運動鞋上，劉薇緊閉著眼睛，聽著臥室中傳來母親越來越大聲的叫床聲音，染紅了的小手哆嗦著攥住又鬆開。



因為勒的無法呼吸，她覺得自己的胸部像壓了一塊大石頭，身體難受的扭動讓她的臀部繼續向腳的方向滑動。



而這樣的滑動又讓用來上吊的皮帶更加緊緊的勒住自己的脖子，或許是失血過多，或許是吊頸過久，劉薇覺得自己的視線完全模糊了，她睜開眼，卻什麼都看不到，耳鳴聲越來越大，可傳來的叫床聲卻越來越刺耳。



劉薇覺得自己的乳房更加堅挺，而下體也隱隱有些難以抑制的衝動，可她真的沒有心情感受這些了，她只想用自盡，來讓那對狗男女愧疚。



劉薇腦海中完全都是那對男女在床上抽插苟且的幻相，在母親的叫床聲中，劉薇覺得自己的牛仔褲襠部也濕透了，隨著屋裡高潮起。



劉薇隱隱約約的感覺，自己尿了，在母親最後一次大聲的呻吟過後，吊在門把手的劉薇也最後一次曲腿，又鬆弛的繃直，眼神黯淡無光，腦袋耷拉著吊死在門把手上。



激情過後的男女走出臥室，當何艷看到女兒雙手割腕用皮帶吊死在門把手時一下子就暈倒了……



最後的說法是，劉薇因為抑鬱症上吊自盡，而何艷從此則變得沉默寡言。



女兒離開已經一周了，何艷每天凌晨都會從噩夢中驚醒，她時常會夢見，女兒遞給自己一條麻繩，讓她去上吊。



而吳亮對何艷一直避而遠之，精神幾近崩潰的何艷，在一個夏日的午後趁著家人不注意，去了女兒家中——之前和吳亮偷情的時候，她有女兒家的鑰匙。



曾經和吳亮偷情的臥室裡，傳來他和一個陌生女孩的對話。



「吳哥，你好壞。」然後是兩個人的淫笑。



何艷淒慘而無聲的笑著，女兒割腕用的水果刀依舊在桌子上，絕望的女人拿著刀衝進了臥室，對著正在激情中的吳亮的後背，捅了進去……



吳亮死了，何艷手裡攥著滴血的水果刀，望著床上嚇得縮成一團的女孩，輕輕的嘆了口氣，轉身離開……



浴室裡，一條麻繩絞索已經懸掛在簾布橫樑上——不過垂在何艷胸前，脫光自己的何艷，顫抖著把絞索捧在懷裡，套上自己的脖子後，何艷調整著活結，讓絞索緊緊勒住自己的脖子，然後，緩緩的跪了下去。



當何艷的膝蓋跪在地上，繃直的絞索正好勒的她的脖子無法動彈——她微微昂頭皺一下眉毛，微吐舌頭，絞索已經讓她無法呼吸。



絞刑，是何艷對自己的判決，也只有死，才能多多少少減輕一點對女兒吊死的愧疚。



何艷很決然的垂著雙手，絞索阻止了頸動脈的供血，她的臉微燙潮紅。



不能這麼輕易放過自己，何艷的手有些無力的抓住了女兒割腕的水果刀，對準了自己雪白肌膚的腹部。



絞刑中的何艷感覺自己的胸部有些說不出的壓抑，可乳房卻在絞刑中慢慢堅挺，下體的叢林開始有些潮濕，何艷，你真是個淫蕩的女人。



她的心裡默默地罵著自己，雙手顫抖著猛然用力，將水果刀捅進了自己的腹部，鮮血流淌出來。



何艷忍著絞刑的不適，將捅進腹部的水果刀向下切開，疼痛讓她鬆開了雙手，兩手不知所措的顫抖著垂下，疼痛也讓何艷身體的重力壓在脖子上，被麻繩絞索緊緊的吊著。



何艷的嘴唇漸漸的變紫，耳邊像是有一個巨大的蜂鳴器讓她有些煩躁，她有些無力的微微睜著眼睛，可是視線裡一片模糊。



她的雙手似乎想去抓住刀，卻顫抖著什麼都抓不住。



腹部流淌的鮮血染紅了地面，她的全身都有些抖動，很奇怪，卻沒有了疼痛的感覺。



她張著嘴想要呼吸，可空氣卻像繞著她走一樣。



只是下面的癢變成了淫水無節操的流淌。



何艷覺得自己什麼都看不見了，甚至自己的身體，都已經不是自己的了，就一副骯髒的軀殼跪在地上，被一條麻繩吊著，被一把刀子剖腹，還不停的流淌著淫水——何艷突然想起吳亮和自己做愛的經歷，這讓她有些噁心。



如果第一次被他上，自己能堅決的吊死，那麼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事情，女兒也不會因此而上吊自殺——還是用那麼痛苦的方式，割腕後坐著縊死——自己跪著吊死，也算是對女兒的贖罪吧。



何艷感覺自己的脖子已經完全麻木，什麼都感覺不到，模模糊糊中，她似乎看到有個女孩走進房間，看到自己上吊的樣子，何艷的身體隨即鬆弛的抖動了一下，尿液和愛液從下體湧出，匯入腹部流淌出的血液裡……



看到何艷剖腹後吊死的場景，推門而入的女孩凌紅嚇得癱倒在地上，然後爬起來跑回客廳，再次倒地，大哭又大笑——



第一次和風度翩翩的吳總監上床，竟然發生了這麼大的變故，眼看著他被殺，眼看著殺他的少婦剖腹上吊，她有些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。

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披頭散髮的凌紅走出了吳亮的家門，可憐的女孩回到自己租住的地下室，久久沒能緩過勁。



她只是個剛剛走出校門不久的姑娘，可不知為什麼，就是迷戀上了上司吳亮，然後鬼使神差和他上了床——可笑的是，自己的處女防線剛剛被破，對方竟然被殺了。



凌紅嘆了口氣，看了看自己身上還穿著吳亮今天剛剛送給自己的白色連衣裙——自己的衣服都還在吳亮家裡，心亂如麻的凌紅，白色平底涼鞋繫帶都沒扣好，白淨的小腳丫，五個腳指甲塗著好看的紅色指甲油。



她有些悔恨，悔恨自己為什麼要和吳亮攪在一起。



抬頭的無意間，凌紅瞥見窗戶上立式防盜網結實的鐵柱，巧合的是，正下方擺著一個小板凳，她竟然不由自主的撕破了自己白色的床單，捧著布條站在了凳子上。



凌紅很悔恨自己今天中午的決定，悔恨中。



布條被她踮起腳尖繞過防盜網，悔恨中。



她反身倚著牆，把布條繞過自己頭顱下方，悔恨中。



感覺沒臉見人的女孩將布條在自己的脖子位置打結繫緊，悔恨中。



女孩踢翻了腳下的凳子，雙腳懸空。



上吊的布條勒緊女孩的脖子，她的身體劇烈的抖動著，雙腳上下踢蹬著，兩隻鞋子蹭著牆被蹭到地上。



女孩翻著白眼，吐著舌頭，兩隻手分開了手指，無法控制的抖動著，漂亮的小腳丫前後左右亂動著，紅色的指甲蓋像火點一樣跳躍著。



女孩覺得自己好難受，頭昏腦脹，面頰滾燙，咽喉很痛，胸前像是壓著一塊大石頭。



被刺破的下體隱隱有些疼痛，但是在自己的掙扎中，那地方竟然微微有些潮濕——也不知道，如果今天吳哥進入自己的身體抽插，自己會是什麼一種感覺，據說很美妙，可是自己卻沒來得及享受。



上吊中的女孩身體不停地蹭著牆面，也沒有太大幅度的掙扎，兩隻小腳輪番踢蹬著牆面，腳底被牆粉磨得發白，女孩不由自主的試圖夾著雙腿——她感覺這樣很舒服，下面癢，然後潮濕，然後在流淌液體，可是真的很舒服。



女孩似乎已經感覺不到床單勒頸的難受，只覺得自己的乳頭和下面都很癢，全身有些燥熱，女孩的雙腿有些艱難的上下踢蹬又併攏，然後分開，她的眼前已經什麼都看不到了，下體涓涓細流的美妙讓她聯想到尚未享受到的男女激情。



如果今天自己不做錯，也許會經常享受這種美妙，凌紅突然覺得自己有些遺憾。



上吊的床單已經完全阻斷了大腦的供血，女孩的眼前出現幻覺，她已經忘記自己是在上吊，兩隻腳丫無意識的抖動著。



尿液和愛液順著潔白的腿滑落到腳趾尖，從紅色指甲油的地方滑落，讓女孩覺得好羞，可是，當噴湧的液體讓她的身體快感達到高潮，她忘記了羞愧，只記得這高潮，讓她興奮。



興奮過後，女孩嘴角帶著一絲微笑，換換低下頭顱，懸吊著的小腳丫，依舊滴答著透明的液體……

cover_image.jpg
far iR HIAME

EEFK





